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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师 恩
■周脉明

那一年，经过两个月培训，我终于正式
下井了。

新来的矿工都必须认一位师父，这是
煤矿的规矩。我的师父姓孙，是 302 采煤
队的元老，年龄最大。302 采 煤 队 走 出 了
几 位 矿 长 、几 位 采 煤 队 长 ，走 出 了 几 位
大学生、研究生，很多都是他的徒弟。

刚到 302 采煤队那天，班前会结束后，
我被师父喊住了：“队长刚才说了，以后你
就跟着我。听说你还是个小秀才，咋不好
好读书呢？”“这……”我支吾了半天，憋
红了脸。“你不愿说，我就不问了。”师父
笑着说，“跟我走吧。”

跟着师父来到掌子面，打眼工、放炮员
早已放完第一遍炮，呛鼻的烟尘还未散尽。

“按照分工，大家干完三刀煤咱就升
井，谁要是不注意安全，小心我收拾他。”
采煤队长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说完就去
了其它掌子面。接着，掌子面响起了铁
锹与煤“稀里哗啦”的撞击声，以及矿工
们扯着嗓门的说话声。

“刚来，别蛮干，别抢着干，咱掌子面不

喜欢瞎积极，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师父叮
嘱道。“知道了！”我敷衍地点点头，心里有
些不乐意，总感觉他在拿他的标尺往我身
上量。

紧接着，师父来到掌子面煤壁旁，告
诉我：“用尖锹挖个窝，露出硬地儿来。”我
照做了，但刚挖完，他又吩咐：“把旁边那
根铁腿子捞过来，立在窝里硬地儿上。”

每根铁腿子重一百六七十斤，这对一
个刚刚辍学的高中生来说，无疑有点难
度。不过，我在捞铁腿子时发现，旁边就
是铁轨，于是把铁腿子捞到铁轨上，然后
很省力地把铁腿子搬到师父面前。“臭小
子，主意还挺多。” 师父笑了。

师父拿起旁边的水管扣在铁腿子的
小孔上，铁腿子升到接近掌子面顶板时，
停下来，他又手指身后不远处一堆圆木
说：“从那边捞根圆木来。”我一看圆木，
顿时傻眼了，每根圆木数米长，垃圾桶般
粗，怎么搬得动。但很快，我就发现旁边
有根半米长的圆木，忽然想到了定滑轮，
便将两个半米长圆木垫在下面，当作动
滑轮，往前滚着推圆木……师父看到后
又笑了：“咱掌子面干活儿就得这样，别

用蛮力气，得讲窍门。”
很快，在师父的指挥和协作下，我俩

一口气支了七架棚子。
“孙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别和年轻

人比，该休息就休息会……”这时，从掌
子面外走进几个人，跟师父说话的是矿
长，他正带着上级主管部门一行人检查
安全工作。

“我没事儿，就当锻炼身体了，今天这
不新带一个徒弟嘛！”师父跟矿长说着，指
了指我，“这小伙子不错，干活麻利，还肯

动脑筋。”“我们煤矿就喜欢这样的人才。”
矿长看着点了点头。

“师父，还认识我吗？我是小刘呀，就
是捞铁腿子哭鼻子，把你靴子砸坏的那
位。”一位瘦高个的中年人走过来，握住师
父的手亲热地说道。“哪能忘记呢，你小子
还差我一双靴子呢。”师父说罢，哈哈大笑
起来。

“师父，我是小豆芽，认出我来了吗？”
这时，一个肩扛摄像机的年轻人走到师父
面前。“哈哈，你现在在矿工报当记者了，

我经常看到你写咱矿工的文章，好！没有
忘记咱煤矿。”师父对着那位“小豆芽”轻
打了一拳。

很快，检查团走了，师父和我又继续干
了起来。

在我心里，师父绝对是一名优秀的
矿工，他就像这地下的乌金一般，默默无
闻发光发热，照亮身边人，照亮矿井，令
徒弟们感念。

（作者供职于龙煤鹤岗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施崇伟

如今的蜀道，早已不是“难于上
青天”的情形。穿越几座大山，一马
平川的原野上，密集的城市、花园和
塔 吊 星 罗 棋 布 ，不 远 处 有 葱 郁 群 峰
闯 入 ，那 便 是 成 都 平 原 上 耸 起 的 天
台山。

两山夹峙之间，山门一线名肖家

湾，酷似一张彩色宝座。透过修篁和
银杏、桤木、合欢树、五眼树等密密合
围的丛林，望及天台山主峰，宛如登
天 的 平 台 。 顺 着 狭 长 的 山 沟 深 入 ，
再 沿 蜿 蜒 而 下 溪 流 的 峰 间 攀 援 ，古
林 修 竹 夹 岸 遮 天 ，香 草 贴 水 丛 生 。
阳 光 的 指 缝 一 点 点 打 开 ，奇 丽 的天
台山便晒了出来。白雾远远地积蓄
着、流动着、升腾着。在山腰，雾气湿

了光洁的石径，需小心踏紧脚掌，或
手扶石岩，或拉住莫名伸到眼前的一
根 藤 蔓 。 石 梯 盘 旋 着 ，牵 引 峰 回 路
转，低头看路，石板上那些被钢钎凿
出的小洞，曾保存了雨水，再盛满了
光斑。抬头望山，远远近近的山峰，
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天高地阔，真
想拔起一根石柱，当成拐杖，一一抵
达琴台石、流月滩、香草叠溪、月洞飞
水，直达天台顶，去摸一摸满天云朵
的温柔。

登上“等乐安”，这是天台山的腰
际。山腰之上，一只苍鹰在翱翔。刀
片一样的翅膀搅割山岚，缕缕横陈，
一如漂洗的蜀锦。风一缕缕撕开山
坳壅塞的 暗 云 ，混 交 林 带 的 底 蕴 在
溪 流 的 嶙 峋 怪 石 间 乍 现 ，松 涛 如 涟
漪般往山野四散荡漾……

天 台 山 以 萤 火 虫 闻名。村民相
告，萤火虫遍山都有，只要雨不来打
扰，只要收敛灯光，坐在农家院，就会
由万千灯光点亮夜空。于是，趁天黑
前赶回乡间山庄，此时的小院热闹无
比，有孩子在追鸡崽，有厨房传出来
的菜香味，有茶杯里散开的茉莉香，
有林间的鸟啼……

山庄夜宵，凑成一大桌。围着火

炉，灶上一口大锅，鸡肉和山笋、木耳、
粉条亲密融和，借酒助兴，举杯言欢，
歌声笑声响彻夜空。

 “萤火虫，萤火虫！”我们奔向林
中，一只、两只、三只……亮闪闪的萤
光在飞舞，林子里星星点点一大片，往
前向后延伸着，像极了群星闪烁的天
上银河，斑驳陆离，神秘奇幻。

天台山是亚洲最大萤火虫观赏
地，关了院中灯关，任由萤火虫闪耀。
有人说，这里萤火虫种类丰富、种群
数量大，目前已发现 17 种，从海拔 800
米的天台山山脚到海拔 1400 米的正
天台，均有分布。

天台山兴起旅游，也出产茶叶、山
药和粮食、蔬菜。山庄老板老李靠山
吃山富起来，在城里买了房，孩子在攀
枝花上大学，可他和妻子还是愿意生
活在山林里。周末时接待游客，游人
走了侍弄庄稼，日子过得像荧火虫光
一样闪闪亮亮。

这是一座惹人爱的山，这是种令
人向往的生活。白天安安静静，有山
有水有庄稼，夜晚坐在竹林小院，看
萤 火 虫 一 闪 一 闪 抖 动 ，抖 得 满 山 满
地，有情有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崔向珍

我的家乡在黄河入海的地方，一望
无际的平原上，大到黄河两岸、渤海湾
畔，小到池塘沟渠，村头街尾，到处可见
芦苇挺拔的身影。

我家院子的东南角紧邻一方苇塘，
幼时我没见过竹子，父 亲 教 我 诵 读 郑
板桥的《竹石》一文时，把我带到苇塘
边，指着高大的芦苇告诉我，竹子比芦
苇 粗 壮 ，也 是 这 么 葱 绿 挺 拔 ，节 节 向
上，宁折不弯。

抗战时期，爷爷参加革命，对芦苇
有着特殊的情感。那时的枪林弹雨中，
爷爷和战友们一次次躲藏进家乡的芦
苇荡，甩掉紧追在后的敌人。熟悉的地

形、熟悉的芦苇荡，爷爷和战友们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敌人惧怕芦苇荡，不敢
贸然进入，只能气急败坏朝着芦苇荡里
放上一阵枪，便仓皇而退。

以前，爷爷经常带我去看生生不息
的芦苇。春天和夏天，渤海湾的风一日
一日斜着吹，黄河边的雨一场一场斜着
落，一丛丛、一片片的芦苇吱吱响着就
窜到了半天高。爷爷和我从院里的苇
塘向南走到黄河岸边，再坐车来到河海
交汇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一路
上，他的眼睛里总是有晶莹的泪光。

“平野无山尽见天，九分芦苇一分
烟。”硕果累累的秋天，我和爷爷站在黄
河入海口的高处，听芦苇荡在风中沙沙
作响，看大片大片的芦苇如雪如烟，浩荡

如海。面对着黄河入海口莽莽苍苍的芦
苇荡，爷爷总是若有所思，静静看着远
方，怀念战友，追忆往事。

我一直牢记着爷爷的嘱咐，在每年
的春夏秋冬，抽出时间，去看那些让我
无比敬仰的芦苇。

2019 年盛夏，我特意走进寿光的巨
淀湖，寻找心中的敬畏和感动。这些刚
直不阿的芦苇分而不散，整整两万多亩
的 自 然 水 域 ，拥 抱 着 无 以 计 数的芦苇
滩，水路纵横，芦苇林立，柔软与刚硬在
这里相依相融。抗战时期，八路军将士
们曾在这片迷宫似的天然屏障里奋勇
杀敌，保家卫国。

我 总 觉 得 ，巨 淀 湖 的 芦 苇 滩 像 一
座 座 神 秘 的 青 山 。 圆 的 、方 的 、看 不
出 形 状 的 ，都 是 深 沉 的 绿 色 ，都 是 挺
拔 的 身 姿 ，都 是 稳 如 泰 山 的 刚 毅 。 仰
视 着 一 片 一 片 高 大 的 芦 苇 ，想 着 它 们
曾 被 猛 烈 的 炮 火 吞 噬 过 ，被 密 集 的 子
弹 灼 烧 过 ，内 心 不 由 得 产 生 悲 愤 。 就
在 这 时 ，一 声 惊 呼 猛 然 间 唤 醒 了 我 ，
原 来 是 一 条 大 鲢 鱼 跃 出 了 湖 面 ，接 着
又 是 好 几 条 ，一 串 串 晶 莹 透 明 的 水 花
随 着 鲢 鱼 不 停 跃 起 和 下 落 。 一 只 只
洁 白 的 海 鸥 追 逐 着 鱼 群 和 水 花 翩 飞 ，
游 客 们 纷 纷 举 起 相 机 和 手 机 ，留 下 这
精彩的瞬间。

从寿光返回的路上，看着道路两边
密密麻麻的芦苇丛，再次想念起黄河入
海口的芦苇，还有我家院子西南紧邻的
那方苇塘里，芦苇挺拔不屈的身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梁征

记忆深处，父亲总在夜
幕降临时，坐在昏黄的灯光
下，在账本上记录着当日的
收支情况。我年幼时，尚不
能 理 解 记 账 的 重 要 性 ，但
看 着 父 亲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年地坚持这一仪式，我亦
模仿着他，逐渐养成了记账
的习惯。

听父亲说，我的祖父同
样拥有数本账本，他是那个
时代勤俭持家的典范。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兄弟姐
妹众多，仅靠祖父一人的收
入维持生计。除了孩子们的
学费，祖父的账本中详细记
载着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开
支。那时，购买任何物品都需凭票证，而在父
亲的记忆里，过年时，全家人期盼着用肉票、面
票买来肉和面粉，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

祖父离世后，我翻阅他留下的遗物，其中
就有几本珍贵的账本。每一本都如同档案般
整齐，封皮上标注着起止年月，内页工整地用
钢笔记录着每一分钱的收支情况。日清、月
结、年终汇总，无一遗漏。从 1978 年的简单食
材，到 1997 年品种丰富的食物，再到改革开放
后家中逐渐增多的“大件”物品，祖父的账本
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祖父生前常叮嘱父亲：“挣钱不易，花钱须
谨慎。”所以，父亲接过家 庭 的 重 担 后 ，也 开
始了记账之旅。他的账本分类更详尽，包括
伙食、人情往来、日常杂支等，见证了改革开
放带给普通家庭的巨大变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父亲的收入逐年
增 长 ，账 本 上 也 出 现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大 件 ”
——黑白电视机、电冰箱……这些曾是奢侈
品的物品逐渐走进了我家。父亲的账本不
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变迁，更反映了国家的
日益强大和百姓生活的蒸蒸日上。

2002 年 7 月，我步入社会，也开始了自己的
记账生涯。与祖父和父亲的账本相比，我的账
本更多地记录了一些大额开支，如购房首付、
装修费用等。此外，还有家具、家电购置，以
及人情世故的支出。我的账本，是新时代消
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体现。

“记账，让人对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心中有
数，这种感觉无比踏实。”父亲的话常常在我耳
边回响。每个月的月底，我会对账目进行分
类 汇 总 ；年 底 ，则 会 对 全 年 收 支 进 行 总 结 。
我知道，这不仅是一种理财方式，更是一种生
活态度。

翻阅三代人的账本，从一针一线到家用
电器，从日常生活到重大投资，每一笔记录
都承载着满满的 回 忆 。 这 些 账 本 不 仅 记 录
了 一 个 家 庭 越 来 越 好 的 足 迹 ，更 映 射 出 国
家 75 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变迁。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将继续用收支数字记录生活，记录
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一步步努力。

               （作者供职于中建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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